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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务教育与
“

中体西用
”

徐 启 形

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时

期
,

清王朝统治腐败不堪
,

外国侵略者疯狂入侵
,

反

侵略反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
,

致使清王朝

统治岌岌可危
。

洋务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开明

的官僚贵族
,

他们不像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那样因

循守旧
、

妄 自尊大
,

拒绝外来的一切新生事物
。

他们

一方面承认中国的落后
,

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

技术
,

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封建统治
。

他们遵循着

“ 中学为体
,

西学为用
”
的指导思想

,

创办洋务事

业
,

寄希望于封建统治
,

企图振兴清王朝
,

稳固其

统治
。

洋务教育就是洋务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那末
,

洋务派如何遵循
“
中体西用

”
的指导思想创

办洋务教育的呢 ?在洋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
“

中学
”

和
“
西学 ” 以及

“
体

”
和

“
用

”
的地位有 什 么 变

化? 洋务教育的这些变化产生过什么影响 ? 本文拟

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
,

试图从 一个侧面来

评价洋务教育
,

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洋务运动
。

最初创办洋务学堂的目的
,

主要是应清王朝外

交方面的需要
,

培养懂得 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
。

早

在咸丰十一年 ( 1 8 6 1)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
,

恭亲王奕诉在奏折中就说
: “

查外国交涉事件
,

必

先识其性情
;
今语言不通

,

文字难辨
,

一切隔膜
,

安

望其能妥协 !
“

①于是提议挑选
“

天资聪慧
”
的少年

学习外国语言文字
。

同治元年 ( 1 8 6 2 ) 奕诉再次奏

陈
: “

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
,

方不受欺

蒙
,

各国均以重 资聘中国人讲文义
,

而中国迄无熟

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
,

恐无以悉其底蕴
。 ”

②在急

需外语人才的情况下
,

京师同文馆于 1 8 6 2年正式创

办
。

接着又于 1 8 6 3年在上海
、

广州相继创设上海广

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
,

当时均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

的学堂
。

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走富国强兵之路
,

需要先进

的科学技术
,

单纯创办外国语言文字学堂是远远不

够的
。

他们把创办洋务教育与培养科技人才联系起

来
,

与自强求富联系起来
。

同治五年 ( 1 8 6 6 ) 奕诉在

奏折中讲
: “

中国之宜谋自强
,

至今日而已堕矣
,

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
、

制洋器为自强之道
。 ”

③

洋务派办教育从外交需要很快发展到
“
宜谋自强

”

为目的
。

后来洋务派还将创办洋务教育的 目的概括

为
: “

自强之道
,

以作育人才为本
。

求才 之道
,

尤

宜以设立学堂为先
。 ” ④将 自强

、

人才
、

学堂三者

之间 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
。

洋务派所需人才
,

是能掌握军事技术和专门技

术的人才
,

是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才
,

以便适应建立

军事工业
、

训练新式军队和创办近代企业之急需
。

这

些人才
,

科举制度下的旧式书院是无法培养的
。

于

是继创办外国语言文字学堂之后
,

洋务派很快创办

了各种水师学堂
、

武备学堂
、

专业技术学堂以及模

仿西方学校教育体制的普通学堂
。

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
,

曾被

顽固派指责为
“
师事洋人

” ,

对此洋务派驳斥说
:

“
夫天下之耻

,

莫耻于不若人
。 ” 日本

“
衰 尔 国

耳
,

尚知发愤为雄
,

独中国犯羚因循积习
,

不思振

作
,

耻孰甚焉 ! 今不 以不如人为耻
,

转因薪至其人
,

将米或可突过其人
,

而独以学其人为耻
,

将安赞不

如而终不学
,

遂可雪其耻乎 , ” ⑤这是很有代表性

的几句话
,

很能反映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 的目的
。

他们在承认落后的情况下
,

没有自暴 自弃
,

甘于落

后
,

而是力主学习西方之 长
,

并望
“
发愤为雄

” ,

以至赶上或超过西方
。

顽固派在指责洋务派时
,

还

振振有词地强调救亡图存
、

立 国之本无需 科 学 技

术
,

仅需
“
忠信 ” 、 “

礼义
”
为尚

。

对这一荒谬理

论
,

洋务派也理直气壮予 以驳斥
: “

仅以忠信为甲

胃
,

礼义为干槽等词
,

谓 可折冲搏沮
,

足 以制敌之命
,

巨等实未取信
。 ”

@这些观点有充分的说服力
,

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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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得冥顽不化的顽固派理缺词穷
,

又表达了洋务派

创办学堂
、

学习西方科技的决心
。

洋务派创办洋务教育
,

非但没有丧失民族自信

心
,

而确有救亡图存
、

自强求富之 目的
。

洋务派的

头面人物文祥曾说
: “

今日之敌
,

非得其所长
,

断

难与抗
。 ” ⑦李鸿章则说 : “

自强之道
,

在乎师其

所能
,

夺其所恃
。 ” ⑧这里就有

“
师 夷

” 、 “
制

夷
”
之意

。

李鸿章在创设武备学堂的奏折中讲得更

明白
,

他说
: “

我非尽敌之长
,

不能制敌之命
,

故

居今日而言武备
,

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, 若仅凭

血气之勇
,

粗疏之才
,

以与强敌从事
,

终恐难操胜

算
。 ”

创办军事学堂是为讲究军事技术
,

培养军 事

人才
,

抗击外国侵略者
,

以
“
备国家干城 御 侮 之

用
。 ” ⑨七十年代开始

,

洋务派以求富为 目的
,

创

办了各种 民用工业
,

同时开办了各种专业学堂
,

重

视实业教育
,

以培养实用科学人才
,

并望掌握西方
“
机巧之原 ” 、 “

制作之本 ” ,

以发展工业企业
。

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
,

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及

聘用洋人
,

是否打算受制于洋人呢 ? 当然不是
,

这

在洋务学堂创办之初
,

洋务派对此表述很多
:
希望

“
洞悉根源

,

遇事不必外求 ” ; 表示
“
将来即可自

相授受
,

并非终用洋人
” , 声称他们

“
竭虑弹思…

… 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
” 。

L等等
。

可以看出
,

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采西学
、

用

洋人的
,

并非有受制于洋人 之意
。

除了办洋务学堂以外
,

洋务派还注意采西学的

另一个重要方面
,

即阅读
,

翻译西方科学 技 术 原

著
。

他们认为
: “

西人所擅长者测算之学
、

格致之

理
、

制器尚象之法
,

无不专精务实
,

勒有成书
。

经

译者十才一 二
,

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
,

方可探迹索

隐
,

由粗显而入精微
。 ”

@ 他们懂得只有广阅博览

其科学著作
,

全面深入地掌握科学技术
,

才是富强

的途径
。

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
, 以及洋务

教育的不断深入
,

洋务派 已不满足于仅在国内开办

学堂
,

要求打破樊篱
,

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
。

这在

我国教育史上实属首创
。

派遣留学生的目的
,

他们

在奏折中讲
: “

使西人擅长之技
,

中国皆能谙悉
” ,

“
此中奥妥

,

苟非遍览久习
,

则本源无由洞彻
,

而

曲折无以 自明
。 ”

L是为
“
洞彻

” “
西人 擅 长 之

技” 的
“
本源

” ,

渐图自强
。

于是从 18 7 2年开始
,

曾四次派遣留学生去美国
。

1 8 7 5众
`

开始
,

曾三次派

造留学生赴欧洲
。

1 8 96年还派留学生去日本
。

在洋

务运动期间由洋务派直接派往国外的留学 生就有二

百多人
。

我们从创办洋务教育的目的中不难看出
,

洋务

派是为维护封建统治
, 以求清王朝的富国强兵而学

习西方科学技术的
。

他们采西学是 以维护
“
中体

”

为前提的
。 “

中体西用 ” 是他们创办洋务教育的指

导思想
。

他们创办洋务教育的出发点
,

绝非屈从于

外国的侵略
,

培养洋奴
、

买办
,

甘心情愿地从事殖

民地半殖民地的教育
,

应该说洋务教育是与外国侵

略势力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目的相对立

而创办的
。

“

中学为体
,

西学为用
” ,

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

想
。

在洋务学堂里
,

他们丝毫不放松对学生进行封

建的传统教育
,

以维护纲常名教
,

效忠清王朝
。

洋

务派十分强调学生思想不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
,

要把洋务教育限制在封建传统的思想观念允许的范

围之内
。

洋务教育创办之初
, “

中学 ” 的教育内容是十

分强调的
。

李鸿章在开创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
,

就

规定学馆必须学习儒家经典
,

既聘西人教授外语
,

又

需
“
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 生 员 课 以 经史 文

艺 , ,

并规定学生学成之后
,

必须为
“
读书明理

”

之人
,

才能充当外交
、

洋务人才
。

L上海广方言馆

规定学生
“
每七 日中以四 日读西书

,

三日读四书五

经
,
另延生员四人主讲 ” ⑧

。

除外语学堂外
,

其他

军事
、

专业学堂都同样强调读经义
,

以加强忠君尊

孔的传统封建教育
。

如福建船政学堂规定学生要读

《 圣谕广训 》
、

《 孝经 》 ; 天津水师学堂也视儒家

经典为教学之根本
,

学堂规定
: “
教之经稗明大义

,

课 以文伸知论人 ; 渝其灵明
,

即以培其根本 ” L ,

广东水陆师学堂则规定
: “

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

数刻
,

以端其本
”

L
。

可见
“
中学

”
在洋务学堂中的

地位十分重要
,

是培养学生之根本所在
。

洋务派对留学生防范更严
。

同治十一年 ( 1 8 7 2)

曾国藩等在关于留学生出国
“
应办事宜” 中规定

:

“
查考中学

、

西学
,

分别教导
,

将 来出洋后
,

肄

习西学仍兼讲中学
,

课以孝经
、

小学
、

五 经及国朝

律例等书” ,

并要定期
“
宣讲圣谕广训

,

示 以尊君

亲上之义
,

庶不至囿于异学
。 ”

L洋务派最怕留学

一 1 1 1 一



生出国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
,

所以特别强调留学

生应不受
“
异学 ” 所左右

。

清政府派遗赴 美 留 学

生
,

均有监督对其
“
严加管束 ” ,

除规定教授
“
中

学” 的内容外
,

还需逢节
“
望圈行礼 ” ,

即按清朝

礼节跪拜
,

以表示对清政府以及对
“
至圣先师

”
的

诚敬
。

L

关于
“
中学

”
内涵和地位

,

洋务派多有论述
。

薛福成在陈述
“
励人才

”
时

,

对
“
人才 ” 的标准作

了解释
: “

道德之蕴
,

忠孝之怀
,

诗书之 味
”
为

体
。

L他所述
“
道德

” 、 “

忠孝 ” 、 “
诗书 ” ,

即为

“
中学” 教育

。

洋务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张之洞
,

对
“
中学

”

的内容
、

地位阐述得更清楚了
。

他认为
“

中

学
”
即旧学

,

就是中国经史之学
,

是指
“ 四 书 五

经
、

中国史事
、

政书
、

地图
” ,

是一切学 问 的 基

础
。

他还对
“
中学为体

”
的思想有所发展

,

主张
:

“
无论何等学堂

,

均以忠孝为本
,

以中国经史之学

为基
,

碑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
。 ” L

尽管洋务教育以
“
中学为体 ” ,

规定
“
忠孝

”

a
经史之学 ” 才是造就人才的根本

。

但封建的旧教

育中毕竟注进了新鲜血液
, “

西学
”
成了洋务教育

的重要内容
。

随着洋务派视野的不断扩大
,

以及洋

务事业的发展
,

对
“
西学 ” 的需求更为广泛

,

洋务

教育中
“
西学

,
的课程在不断增加

。

洋务学堂创办之初
,

因外交的迫切需要而开设

的外国语言文穿的课程
,

很快被看 作 为 学 习
“
西

学” 的基础和工具
,

受到洋务学堂的普遍重视
。

原

来外国语学堂都增设了语种
,

如京师同文馆开始设

英语
,

后来又开设俄
、

日
、

法
、

德等语 ; 上海广方

言馆开设英语
、

法语 ; 广州同文馆开始仅授英语
,

后来又增开东
、

法
、

俄语
。

随后创办的军事学堂和专

业技术学堂均重视外国语课程
,

特别是英语
。

如福建

船政学堂分别用英语
、

法语教学 , 天津水师学堂用

英语教学 ,广东水陆师学堂则用英
、

德语讲授
。

洋务

运动后期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规定
: “

二等学堂之

学生
,

需照章学习西文四年
,

方能挑入头等学堂
” ,

而头等学堂每年均设有
“
英文论 ” 和 阴翔译英文

”

等课程@
。

这个时期
,

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洋务学

堂蔚然成风
,

成为我国教育史上重视学习外国语的

开始
。

经过二次鸦片战争
,

对统治者教训最深的莫过

于西方的
“
坚船利炮

” 。

从六十年代开始
,

洋务派

在建立军事工业
、

置办近代军李装备跳同时
.

便 陆

续兴办了一批军事技术学堂
。

七十年代开始
,

在求

富的呼声中
,

出现兴办 民用工 业的热潮
,

陆续开设

专业技术学堂
。

起初出于急功近利
,

洋务学堂主要

开设练兵制器
、

制造技术等实用课程
。

随着洋务运

动的发展
,

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富国强兵与科学技

术的关系
。

他们强调
: “

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
,

即

习学皮毛
,

仍无稗龄实用
” 。

@ 洋务派急功近利思想

有所转变
,

不仅重视应用学科
,

一

也重视基础理论
。

于是声光化电
、

理工医农等课程成了洋务学堂学 习

的重点
。

不论是外语学堂
、

专业技术学堂
,

还是军

事学堂都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
。

创办最早的京师同文馆
,

1 8 6 6年增设 了天文算

学馆
,

学习 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增加
,

包括算学
、

天文
、

化学
、

格致
、

万国公法
、

医学
、

生 理 等 科

L
。

同文馆还译著了不少基础理 沦的书 籍
,

如
:

《格物入门 》 (丁匙 良著 )
,

《 化学指南 》 (毕利

干译 》 , 《 星招指掌 》 (联芳
、

庆常译) , 《 化学

阐源 》 (毕利干译 )
,

《 格物测算 》 (丁匙 良著 ) ,

其他还有 《 算学课艺 》
、

《 星学发韧 》
、

《 电理测

源 》
、

《 坤象究源 》 等近 20 种⑧
,

成为这个时期同文

馆译著的重要部分
。

有些学堂还将其采用为教材
。

,

川
,

早期创办的外语学堂上海广方言馆
,

在下班开

设了算学
、

代数学
、

儿何学
、

对数学
、

重学
、

天文
、

地理
、

绘图等基础课程L
。

这个时期创办的专业技术学堂
,

迁涉到船政
、

机械
、

工艺
、

电报
、

医学
、

铁路
、

矿务
、

工程等专

业
,

在所设的专业学堂里
,

自然科学科 目 占了 很

大比例
。

如福建船政学堂在 1 8 6 7一一 18 7 1年期间所

设课程就有英文
、

算术
、

几何
、

代数
、

解析几何
、

割锥
、

平三角
、

孤三角
、

代积微
、

动静重学
、

水重

学
、

电磁学
、

光学
、

热学
、

音学
、

化学
、

地质学
、

天文学
、

航海学等L
。

军事学堂
,

包括水陆师 学堂和武备学堂
,

都很

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
,

一般均规定在学 习 基 础理

论课程的基础上
,

再作军
、

兵利 i几 扮练
。

如天津水

师学堂就开设有几何
、

代数
、

平玖
、

三角
、

八线
、

级数
、

重学言天文
、

推步
、

地舆
、

测 量 等 基础课

程
。

@

西学绝不限于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
,

西方的人

文利学也随着
“

西学为用
”

的指导思想而掺透到洋务

教育中来了
。

京师同文馆就设有各国史略
、

万国公

法
、

富国策等课程
。

天津中西学堂设有各国史鉴
、

一 1 12 一



万国公法
、

理财富国学等科目
。

当时的洋务学堂均

逐步开设一部分人文学科
。

在翻译的外国书籍中
,

也逐渐增加一些西方政治
、

历史等人文 科 学 的 内

容
。

江南制造局在此期间共译书 1创多种
,

其 中人

文科学方面的书籍就有 18 种之多
。

京师同文馆所泽

书中也有 《 法国律例 》
、

《 公法便览 》
、

《 各国史

略 》
、

《 公法会通 》
、

《 富国策 》 等多种人文科学

书籍
。

先进科学技术对洋务工业有着重要 的 现 实 意

义
。

洋务派迫切需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
,

增加西学

课程
。

随着洋务教育的发展
,

西学的内涵和外延又

不断伸展
,

西学的范围和科 目不断增加
。

这样
。

洋

务运动后期洋务学堂的西学课程和学习时间虽各不

相同
,

但一般均占有80 一 90 % 以上L
。

虽然此时洋

务学堂也规定
“

中学
”

的教学
,

但中文教 员多为
“

学究

帖括
”
之流

,

所定课程无非是 四书五经儿部儒家经

典
,

学生们多视为无用之学而成为赘统
。

此种情况

绝非个别
,

而带有普遍性
,
在军机大臣

、

总理衙门

所议的公文中讲得很清楚
: “

近年各省所设学堂
,

虽名为中西兼习
,

实则有西而无中
,

… … 既以洋务

为主义
,

即以中学为具文
。 ”

L

在
“
中体西用

”
思 想指导下的洋务教育

, “
中

学
”
和

“
西 学

”
的地位发生了变化

, “
西学

”
越来

越受到重视
,

而成为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洋务学

堂的主要课程
;
而

“
中学

”
却越来越被视为无用之

学
,

成为洋务学堂中徒具形式的具文
。

西学东渐
,

势如 浪潮
,

冲击着封建王朝的陈规

旧 习
,

荡涤着人们 僵化的传统观念
。

洋务枚育改变

了传统教育内容
,

同时也改 变 了
“
中 学

” 、 “
西

学
”
的地位

。

洋务教育的发展势必要冲击陈旧 的封

建科举制度
,

以致使传统的取仕制度亦有所改变
。

京师同文馆建立 之初
,

就规定学生每三年由总

署大臣考试一次
,

成绩优等者分别投为七
、

八
、

九

品官
,

成绩劣等者则分别降苹
、

留学 ; 又规定
“
嗣

后由同文馆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
,

请仍

准掣分各衙门行走
,

遇缺即补
” 。

L在同文馆学成

之后
,

学生即可授予官职
,

以至分衙门行 走
、

差

使
,

这就不同于科举考试八股取仕方法
,

而是对科

举制的一种否定和冲击
。

同治五年 ( 1 8 6 6 )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
、

数学

馆
,

规定招收年轻的举人
、

贡生
、

翰林和正途出身五

品以下京外各宫入学⑧
。

科举人员是读儒家经典
、

学封建伦理道德的
,

现在竟规定入洋务学堂
,

学习西

方科学知识
,

还接受
“
洋教习

”
的传授

。

这无疑是

对科举制度的挑战
,

动摇 了人们传统教育的观念
。

尽管传统的科举制度被洋务教育冲开了一个缺

口
,

但随着洋务教育的发展
,

必然广泛涉及到洋务

学堂学生的仕途
、

任用间题
,

这就要从整体上考虑

改变科举制度的措施
。

在整个洋务教育期间
,

洋务

派曾纷纷提出建议
,

为打破束缚
,

逐步改变科举制

度
,

为洋务学堂学生争得仕途上的席位
,

而作过种

种努力
,

并取得了一定成效
。

1 8 7 4年李鸿章在 《 筹议海防折 》 中就对科举考

试提出过异议
,

认为科举文
、

武两科考试
, 以 章

句
、

弓马施于洋务
,

隔膜太甚
,

建议对科举考试稍

加变通
, “

另开洋务进取一格
, 以资造就

”
L

。

这

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洋务派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和改

变科举制度的主张
。

这个时期对变通科举考试制度
,

设立洋务进取

格的奏折为数不少
。

例如 1 8 7 0年闽浙总督英桂
、

船

政大臣沈葆祯在奏折中指出
: “

船炮之巧拙
,

以算

学为根本
” ,

建议开设算学一科L
。

1 8 75年礼部再

上 《 请考试算学折 》 ,

奏陈
: “

无论举贡生监及大

员子弟
,

均准录取
。

,, @ 1 8了5年李鸿章建论将自然

科
、

算学科加入考试科目
。

1 8 8 4年张佩纶奏陈武科

改试洋枪
,

改写五经而试算学
、

兵书L
。

1 8 8 4年国

子监司业播衍桐奏请开设艺学科
,

奏陈
: “ 凡精工

制造
、

通知算学
,

熟悉舆图者
,

均准与考
”
L出于

统治阶级的陈规旧习
,

以上建议均未实现
。

当然
,

洋务派主张开科取仕的建议并未就此而

停止
。

1 8 8 7年江南监察御吏陈诱莹上奏
,

建议将数

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
,

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

甲出身
。

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
,

第一次将
“

西学
”

和
“
中学

”
同考@

。

陈矫莹还根据考试实际情况
,

主张对数学实在通晓者
,

应放松对四书五经考试的

要求
: “

即正场文字稍逊
,

亦宽予录取
” 。

L四书

五经 已成了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障碍
,

理应受到冲

击
。

戊戌变法前夕
,

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礼部又采

纳了贵州学政严修设立经济特科的建议
。

经济特科

包括六经
,

即内政
、

外交
、

理财
、

经武
、

格物
、

考

工等L
。

在洋务运动期间
,

封建传统的科举考 试 科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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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,

增设了算学科和经济特科
,
这是对科举制度的

一次大革新
,

是科举制度带有全局性的一 次 大 变

化
。

这正反映了洋务学堂创办后
,

中学
、

西学地位

的变化
, 以及洋务教育对封建传统教育制 度 的 冲

击
,

这 已波及到科举制度的兴废
。

西学的传入
,

还不仅仅对科举取仕制度产生动

摇
,

西学的内容
,

使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
,

对西方

先进国家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
、

历史
、

社会的了解

日益广泛
,

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先进思想
,

也会随着西学的传播渗透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
,

这

很 自然地对封建传统思想起分解作用
。

西学传播越

广泛
,

封建的
“
祖宗成法

”
就越不行了

。

虽然洋务派

一再声称
,

所变者
“
器

” , “
道

”
是永远不变的

。

事实上西学的
“
用

”
已经危及到中学的

“
体

” ,

人

们不自觉地提出
“
体

”
和

“
用

”
的统一

。

这个时期
,

要求改变中学之
“
体

” ,

以适应西

学之
“
用

”
的呼声 日益高涨

。
1 8 8。年由薛福成为李

鸿章代拟的奏折中就讲
: “

创数千年未有之奇业
,

不必事事拘守成法
。 ” L已有要 求 打 破 封 建 之

“
体

”
束缚的意向

。

九十年代更有人指责那些墨守

成规
、

迷信
“
祖宗成法 ” 的人们

: “不知 中 国 之

患
,

患在政治不立
,

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

也
。 ”

@ 明确指出了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
,

不单纯

是学西学
、

专研格致之术就可以解决的
,

关键是政

治问题
,

矛头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
。

即或是洋务

派的大官僚
,

有的也掩盖不住对
“
中体西用

”
的指

责和对西方政治的向往
。

对于洋务事业仅强调
“
西

学为用
” 、

限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
,

他们 指责 为

“
遗共体而求其用

。 ”
@ 对于洋务事业的种种弊端

,

他们归结为
: “

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未是求
。 ” L 他

们认为 ,’l 朴体西用
”
只能学其皮毛

,

而未 学 其 根

本
,

并表露了设立议院
,

确立西方政治制 度 的 意

图
。

其实洋务派此时已发生分化
,

不少人已成为改

良主义者或倾向于西方民主政治了
。

后来改良主义

者公开提出改变封建专制政体
,

兴民权
,

实行议院

制
,

很快在全国形成一种思潮
,

发展成为戊戌维新

运动了
。

洋务教育本来是借
“
西学

”
来维护封建统治之

“
体

”
的

,

而洋务教育发展的客观逻辑却走向其反

面
,

西学之
“
用

”
在中学之

“
体 ” 内发生 了吐故纳

新的变化
,

自发地要以西方民主制度之
“
体 ” ,

来

改变封建专制之
“
体

”
了

。

洋务教育发展到如此地

步
,

已远不是洋务派原来的意图所在
,

必然遭到清

王朝统治者和洋务派头面人物的干预和反对
。

洋务

大员张之洞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
。

他在 《 劝学篇 》

中重申了洋务派办教育的思想
: ,f1日学为体

,

新学

为用
,

不使偏废
” ,

强调指出
“
讲西学必 先 通 中

学
” ,

中学凌驾于西学之上
,

而西学是为中学服务

的
。

《 劝学篇 》 对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作了危言耸听

的阐述
: “

今欲强中国存中学
,

则不得不讲西学
,

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抵端其识趣
,

则强者为乱首
,

弱者为人奴
,

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
。 ”

把中学

强调到如此重要的高度
,

无非是为了扬旧抑新
,

是

为了扼制洋务教育的发展
。

《劝学篇 》 还对维新派

提出的设议院兴 民权进行攻击
: “

民权之说
,

无一

益而有百害
。 ”

张之洞的 《 劝学篇 》 迎合了封建统

治者的需要
,

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的赞赏
,

而

他此时强调的
“
中体西用

” 已成了阻碍科学
、

教育

事业发展和扼制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的思想障碍
。

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十九世纪末
,

洋务教

育大约经历了 40 年的历程
。

以
“
中体西用

”
为指导思

想的洋务教育
,

从有利于学习西方文明
,

有利于科

学技术的传播开始
,

又以阻碍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

和扼制社会运动的兴起而结束
。

尽管这种教育受到

种种限制和束缚
,

但毕竟是我国新型教育的开始
,

在我国古老的封建教育体系中
,

注进了新鲜血液
,

在

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
。 “

中体西用
”
的教育

方针
,

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争得合 法 的 阶

梯
,

从而使洋务教育打破了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统天

下 , 为我国近代培养了一批懂得科学技术的新型知

识分子 ; 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科举制度
,

为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型学制奠定了基础
。

同时洋

务教育还对我国维新思 想的孕育和维新运动的兴起

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
。

洋务教育以其显著的进步意

义而载人史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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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每裁抑之
,

道憨遂谤讼僧儒
,

逮诣南司
” 。

L至

于象南齐张岱
“
历为三府咨议

,

三王行事
,

与典签

主帅共事
,

事举而情得
” ,

L的例子实属罕见
。

造成典签与行事权力相当的原因有二
:
第一是

新即位的皇帝或昏暴无道
,

或才能平庸
,

政 非己

出
,

典签与行事趁机互相倾轧
:
第二是皇帝故意平

衡二者的权力
,

使之互相牵制
,

以便从中操纵
。

例

如
,

南齐永明八年
,

西阳王
“
子明典签刘道济取五

十人役自给
,

在役子明左右船仗赃私百五 ” 。

齐武

帝觉察后
, “

赐道济死
” 。

同时
,

州府行事沈宪也

因为没有预先发刘道济罪状
,

被
“
免官

” 。

L这表

明典签与行事都有督察对方的责任
,

否则就被视为

失职
,

一方有罪
,

两方被责
。

纵观典签与皇帝
、

与诸王
、

与
“
行事

”
的相互

关系
,

基本上可以明白南朝典签在都督府中的地位

及其权力波动发展的特点 在整个南朝史中
,

典签

基本上充当着皇帝的忠实走卒
,

常常为皇帝处理一

些棘手的难题
,

替皇帝排忧解难
、

然而
,

由于典签

对诸王实行极度的强控制
,

带来了物极 必 反 的后

果
,

一些出镇诸王因不能忍受这种控制
,

称 兵 向

如
,

这是皇帝派遣典签时始料不及的 至于少数典

签
,

由于权力过分膨胀而被皇帝所杀
,

却是不足为

怪和理所当然的
。

责任编样 徐启 彤

①@ 严耕望 《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》 上编卷中之上 《 魏 晋

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 》 2 1 6页
,

15 3页
。

② 《 隋书 》 卷舞 《 百官志下 》
。

③ 《 唐六典 》 卷 29 《 亲王府 》
。

④ 《 宋书 》 卷 39 《 百官志上 》

⑤ 《 后议书 》 卷 4 6 《 陈宠附忠传 》 。

⑥L 止索 《 三省制略论 》 招页
,

57 页
。

⑦ 《 晋书 》 卷39 《 荀渤传 》
。

⑧ 《 资治通鉴 》 卷 13 2宋明帝泰始四年
。

⑨ 《 南齐书 》 卷 5 6 《 了幸臣传序 》 。

LL 《 宋书 》 卷 5 9 《 张畅传 》 。

L 《 宋书 》 卷94 《 恩悻传 》 。

@ 陈琳国 《 论魏晋南朝都督刺史 》 。

载 《 北 师 大 学 报 》

1 9 8 6年第 4 期
。

L陈琳国 《 论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 》 。

载 《 研究生论文选集
·

中国史分册 (一 ) 》 。

L周一良 《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》 77 一7 8页
。

@ @ @ 《 南史 》 77 卷 《 吕文显传 》 。

L万绳擒 《 魏晋南北明史论稿 》 1 2 1页
。

L 《 宋书 》 卷 65 《 吉翰传 》 。

L 《 南史 》 卷 25 《 张欣泰传 》 。

⑧ 《 南齐书 》 卷 40 《 庐陵王子卿传 》 。

LL 《 宋书 》 卷 8 4 《 邓碗传 》
。

L 《 南齐书 》 卷 42 《 萧堪传 》
。

@ 《 南齐书 》 卷 4。 《 武帝诸子传论 》 。

L 《 宋书 》 卷 79 《 桂阳王休范传 》 。

L 《南 史 》 卷 44 (( 巴陵王子伦传 》 。

@ 《 宋书 》 卷 79 《 海陵王休茂传 》 。

L 《 南史 》 卷 4 3 《 长沙王晃传 》 。

L 《 宋书 》 卷 69 《 刘湛传 》 。

@ 《 宋书 》 卷 7 2 《 巴陵王休若传 》 。

LL 《 南齐书 》 卷 3 2 《 张岱传 》
。

L 《 梁书 》 卷33 《 王僧儒传 》 。

L 《 南齐 怜 》 卷53 《 沈宪传 》 。

(上接第 114 页 )

⑦ 《 清史稿
·

文祥传 》
。

⑧ 《 洋务运动 》 〔 五 )第招。页
。

⑨ 《 李文忠公全书
·

奏稿 》 ,

卷 5 3
,

第 4 2一 44 页
。

0 L 《 李文忠 公全书
·

奏稿 》 ,

卷 3
,

第 11 一招页
。

@ 《 约章成案汇览 》 乙篇
,

卷32
,

第 l 页
。

⑧ 《 广方言馆全案 》 第 51 一53 页
。

L@ 《 光绪政要 》 第五册
,

卷 7
。

L 《 清朝续文献通考 》 ( 二 )卷 1 09
,

学校 1 60

@ 《 庸庵全集
.

海外文编 》 卷 2 。

L张之洞等 : 《重订学堂章程折 》 , 《奏定学 堂章程 o))

@陈景磐 《 中国近代教育史 》 第91 页
。

⑧ 《 同文馆题名录 》 光绪二十 四年刊
。

回 《 上海县志续志 》 卷 11
。

L 《 严几道年谱 》 第 4 一 6 页
。

L 《 洋务教育平议 》 ,
1 98了年第6期 《 史学月刊 》 。

妙 1 8 98年 《 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》 , 《 中国近代教

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》 上册
。

@ 《 李文忠公全书
·

奏稿 》 卷 24
。

L 《 沈文肃政书续编 》 卷上
。

⑧ 《 万国公报 》 第 3 27 卷
。

L 《 涧于集奏稿 》 卷 3
。

国 《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》 上册
, 3 。贞

。

国 《 德宗景皇帝实录 》 卷 41 4
。

L 《 洋务运动 》 ( 六 ) 14 1页
。

@ 《 皇朝经世文统编 》 第 i 卷
。

@ 《 盛世危言自序 》 。

L 《 盛世危言 》 卷首
。

12 6


